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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夏至 ， 太阳直

射北回归线， 清昼
长极，暑气浓浓，为
二十四节气中最早
确定的一个节气 ，
古有庆丰收、 祭先
祖之俗。

夏 至 时 节 ，青
苔满地，莲叶出水，
枝上蝉鸣声声 ，时
而风雨，时见彩虹。
炎炎夏日在郁达夫
的笔下， 有逍遥之
法：“只教有一张藤
榻， 搬到院子里的
葡萄架下， 或藤花
荫处去躺着， 吃吃
冰茶雪藕， 听听盲
人的鼓词与树上的
蝉鸣， 也可以一点
儿也感觉不到炎热
与熏蒸。 ”

夏至到来，阳光炽烈，炎气熏蒸，中国大陆开始进入酷热时
节。古时夏至来临，文武百官要放假三天，名曰“歇夏”。在没有空
调的古代，自然的绿荫和凉风，尤其为人向往。 诸多植物中，只
有竹子在夏天格外青翠挺拔，不被暑气污染，或者隔绝暑气，宛
如亭亭君子，自利利他。 竹林在挺拔中舒展绿叶，遮蔽阳光，中
空的茎干吸取空中的水份和热量，带来空气降温，形成特立的荫
凉空间，成为人们夏天最爱的消暑地。 在难以记数的植物世界
中，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像竹子一样，得到国人广泛的赞誉和喜
爱。 几千年来，国人种竹、用竹、爱竹、咏竹、画竹，竹文化深深渗
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东亚文明乃是
“竹子文明”。

我国是竹子的故乡。 我国的竹子品种众多、资源丰富，种竹
用竹的历史十分悠久。《吴越春秋》引用的《弹歌》中唱道：“断竹、
续竹、飞土、逐肉。”可知在 7000 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竹子制
作箭头用于捕猎了。 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
可以看到“竹”字象形符号的印痕。 在新石器时期的浙江钱山文
化遗址中出土的 200 余件竹编器物， 说明当时人们不仅开始用
竹，而且竹编技能已十分娴熟。

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用和伦理美学两
个方面。 提到物用人们首先会想到“竹简”，孔子当年就有“韦编
三绝”的佳话。 在魏晋以前几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人们都是在
“竹简”上写字、刻字、著书立说的。 最早的文献如《尚书》《礼记》
《论语》等经典，都是通过竹简得以保存。 竹简为中国历史文献
的传存及中国书法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竹子用于建筑，历
史相当悠久。 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时，大量使用了竹子；《三辅
黄图》载汉代的甘泉祠宫就是用竹子构筑而成的；宋代王禹偁在
湖北黄冈做官时自造竹楼，并作《竹楼记》，其中对竹楼的音响效
果写道：“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
声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
铮然；皆竹楼所助也。 ”在南方竹乡，尤其是岭南，竹楼是寻常百
姓的传统居室。 清沈日霖在其《粤西琐记》中称粤西“不瓦而盖，
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 其余若椽、若楞、
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 ”后来的科研测试表明，竹子的力学
性能非常好，有一种竹子有“植物钢铁”的美称，因此人们可以用
竹子代替钢筋，浇筑混凝土。 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从郑板桥的
《兰竹图》中受到启发，设计建造高达 315 米、70 层的“仿竹杰
作”中银大厦，巍然屹立于多台风的香港，像竹子一样，“千磨万
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此外，竹子和音乐有着天然联系，
传说皇帝定音律就是通过竹管完成的。 资料证实，自周朝以后，
历代使用竹定音律。 古时称音乐为“丝竹”，有“丝不如竹”之说。
在唐代，就称乐器演奏者为“竹人”。 中国的管音乐，实际就是竹
管音乐。 千百年来，竹子的功用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
方面。 对此，苏东坡感慨地说：“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
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
君也。 ”

竹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精神层面上。
竹子四季青翠、挺拔雄劲、潇洒脱俗、婀娜多姿，其清雅秀美的姿
态，具有多方面的观赏性。 门前后院，山脚林间，有翠竹三五，修
篁几丛，清风徐来，满院飒飒，细雨而过，翠逼人眼。 竹子和各种
植物都能和谐相伴，山有竹则山青、水傍竹则水秀。 竹子是美的
化身，长在哪里，便给哪里带来超凡的风韵；生在哪里，便给哪里
染上脱俗的情趣。 同其它植物相比，竹子身上颇有一些独特之
处，它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 “依依君子德，无处不相
宜”。 竹子身上的许多特点与人的审美趣味相契合，渐成理想人
格的化身，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诗经 ．卫风》中说：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赋予竹
子以人的精神和道德情操。 《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
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 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
四时而不改柯易叶。 ”应该是最早关于竹子人格化的记载。 屈原
在《离骚》中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的诗句。
从晋代的阮籍、嵇康、刘伶等竹林七贤开始，到唐代的孔巢父、李
白等竹溪六逸等，文人士子们寄情于竹林篁韵之中，沉醉在红尘
喧嚣之外，赋竹、吟竹、赞竹，成了时尚。 渐渐的，人们总结出竹
子“七德”：竹身挺直，宁折不弯，是曰正直；竹虽有节，却不止步，
是曰奋进；竹外直中空，襟怀若谷，是曰虚怀；竹有花不开，素面
朝天，是曰质朴；竹超然独立，顶天立地，是曰卓尔；竹虽曰卓尔，
却不似松，是曰善群；竹载文传世，任劳任怨，是曰担当。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关竹子的典
故辞赋层出不穷。 《太平御览》载，晋代大书法家王徽之平生爱
竹，曾“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啸咏良久，直
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同代的戴凯之爱竹研究竹，写了一
部描述 70 多种竹子性状的《竹谱》，这是我国最早以四字韵文写
就的一部植物学专著。 王羲之在兰亭修禊，十分高兴“此地有崇
山峻岭，茂林修竹。 ”陶渊明十分憧憬他的《桃花源记》中“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 王维在《竹里馆》里有：“独坐幽篁里，弹琴
复独啸”的诗句。白居易晚年的洛阳家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
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柳宗元在《竹》中用：“今日南风来，吹乱
庭前竹。 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 ”写竹亦写己。 苏轼慨叹“可
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
士俗不可医。 ”郑板桥在自己《竹石》图上的题诗曰：“咬定青山
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难还坚挺，任尔东南西北风。 ”
通过竹子抒发自己的心志秉性。

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枝叶柔柔，满目青青，清秀俊逸的修竹
之美，倾倒无数丹青大师。 唐宋以来，竹画名家人才辈出，唐代
的王维、吴道子，五代的黄筌、徐熙、李颇，宋代的文同，元代的赵
孟頫、倪瓒、李衎，明代的宋克、王绂、夏昶，清代的郑板桥等等，
都是一代名家。 其中画竹高手首推文同，他是大书法家苏东坡
的表兄弟，画竹叶分阴阳，“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 苏轼评价
是“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道尽中国诗文书画内在联
系。 文同画竹屡请苏轼题识，于是“文画苏题”成为美谈，“湖州
竹派”长盛不衰。 画竹另一要人当数郑燮，他一生擅画墨竹，“日
间挥写夜间思”，每画必题。 画一竿竹，题“乌纱掷去不为官，囊
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以诗言志；
画两竿竹，题“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喻世间人情；
画一片竹，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
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抒发一介官吏思民疾苦的悲悯情怀。
诸多大家中，有人擅写晴竹、有人擅写雨竹、有人擅写风竹，有人
擅写雪竹，竹子的风、晴、雨、露，春、夏、秋、冬，诠释了人们丰富
的感情色彩和精神境界。

“千古虚心尊此老， 九州高洁拜先生 。 ” “宜和竹论虚和
实 ，不与谁争高与低 。 ”竹是东方美的化身 ，松 、竹 、梅是
“岁寒三友 ”，梅 、兰 、竹 、菊为 “四君子 ”，竹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部分。 千百年来，中国的竹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的
历史上，将继续发挥深远的影响。

五月的风， 轻轻吹过
金黄的麦田， 金黄的麦穗
在热浪中翻滚， 夹杂着阵
阵鸟鸣， 仿佛奏响一首丰
收的歌谣。

当“快黄快割”的声音
在田坎与麦浪中上下鸣
叫，田间里，山梁梁，黄土
地中父辈们又一次挥舞着
镰刀，用汗水书写“龙口抢
食” 热火朝天的盛景再次
上演， 不觉得又是一年麦
熟季。

高新区洪家沟村 ，位
于高新西部 , 随着城市化
进程节奏加快， 周边很多
人都进城发展。 留下来的
基本都是老一辈人， 在田
间耕作的人里已经很少看
见年轻的身影。 我从这里
走出去， 由于自幼生活在
这里， 对家乡的一草一木
均有着深厚的感情。 童年
的经历，家乡的人，家乡的
情已经深深根植于我内心
深处。

下午， 汽车混合着汽
油味， 在太阳暴晒下缓缓
驶向老家， 带着清凉的回
忆感受老家这熟悉的土
地， 深刻感受到：“农村是
穷人眼中的荒凉， 是富人
眼中的天堂， 是诗人笔下
的远方， 是游子心中的故
乡。 ”

父亲已经早早地站在
院坝里， 手中的镰刀早已
放下， 他拿着晒耙正在铺
麦穗。 一抹淡淡的微笑和
满眼的期待在他眼中闪烁
与轻微地流动。他知道，我
的到来， 将会为今年的农
忙收麦带来一种新的脱麦
方式。

我停下车，走下车门，
轻轻抚摸着扎成捆的沉甸
甸的麦穗， 看着那喜人的
麦芒，我深吸一口气，那浓
郁的麦香扑鼻而来， 让我
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跟随父
亲收割麦子的日子。

那时， 父亲总是挥舞
着镰刀， 将一片片麦子割
倒，汗水湿透衣背，滚烫的
汗珠流向黄土地。而我，则
跟在他身后， 捡拾着遗漏
的麦穗。那时的我，对收割
麦子并没有太多的感触 ，
只是觉得这是一项繁重的
劳动。然而，随着岁月的流
逝， 我逐渐明白了父亲的
辛苦和无私的付出。

上周， 年迈的父亲说
麦子割了，要脱麦粒。考虑
新买农具脱麦粒不划算 ，
我决定用汽车轮子碾麦
子，帮助父亲收庄稼。和父
亲沟通好后， 父亲把麦子
整齐放在家门口院坝中 ，
我调整好车轮的方向，向
麦穗反复压去， 麦穗发出
沙沙的声响， 那饱满的麦
粒滚落而出， 此刻传统与
现代耕作方式融合， 这场
景，这声音，是自然舒心的
乐章， 是父子合力抢收庄
稼无比激动的乐章。

只见父亲在车后 ，不
断翻捡麦捆，改麦腰子，更
换新的麦把。 母亲看着我
们忙碌的身影， 看着满地
金黄的麦粒， 眼中也闪烁
着幸福的光芒。 透过后视
镜， 看着年迈的二老不辞
劳苦， 看见媳妇在一旁帮
忙， 我也感到无比的满足
和幸福。夕阳下，泛着金色
的麦粒在满院成堆， 逐渐
装进口袋， 洋溢在父辈们
脸上是无比幸福的笑容。

我不断地回味和感悟
今天的劳作，在梦中，车轮
在滚动，麦穗在翻腾，满院
的麦粒散发着浓浓的麦
香， 我深深地感受肩膀上
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和被岁
月拉长的亲情。

阳台洁白的栀子伴
着晨露，芬芳逼人，整个
屋子都是它的味道，香气
扑鼻而来，挡都挡不住。

这几天去菜市场，频
频看到老妈妈提着一篮
子栀子花叫卖，香气弥漫
了整条街。尽管我一边急
着买菜一边赶着上班，可
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买
上几朵。

那一篮雪白馨香的
栀子花，把我带回儿时村
落。 儿时的村庄，到这个
季节，屋前屋后都是栀子
花竞相开放。我和小伙伴
们爬到树上去摘，一大把
一大把扔到满地都是。每
每被父亲撞见，就会嚷我
们：“你们这些娃儿都是
败家子，这些花拿到街上
就能卖钱啊，放到屋里也
香嘛，摔到满地都是。”父
亲一吵，小伙伴们一哄而
散。 父亲会黑着脸喊住
我， 让我回家拿一个挎
篮， 把满地的花儿捡起
来，然后他爬上树，摘满
一篮子花，挎回去让母亲
第二天去街上卖。

于是，第二天等母亲
回来时，我和哥哥姐姐就
像过年一样，会吃到油条
或者一把瓜子儿，食物的
香气伴着栀子花的味道，
那是多么幸福的童年啊。

后来我长大了，家里
条件好了些，到了栀子花
开的季节，我和姐姐去摘
花， 父亲不再说什么，而
是给我们找一些喝完酒
的酒瓶子，把花儿插在里
面，放在木桌上，顿时，淡
香飘过青瓦土墙，香满了
整个农家小院。父亲坐在
大门前吧嗒吧嗒地抽着
旱烟， 母亲则闻着花香，
在昏黄的灯下为我们做
针线。 我取下几朵栀子
花， 让姐姐给我戴在头
上，我们一块在院子里玩
过家家的游戏。

玩到起兴时，姐姐也
会淘气地给母亲戴上一
朵， 可母亲总是摆摆手
说：“快拿开， 快拿开，那
是你们女儿家的事儿，我
老了，戴到丑人。”说这些
的时候， 母亲虽在微笑，
可脸上尽是落寞。后来才
知道，母亲当年算是富家
闺女，在大集体的表演队
里唱歌跳舞，有个干部看
了母亲的表演，送给她一
朵栀子花， 为她而痴，只
是， 缘分过尽各自天涯。
后来母亲嫁给了贫穷的
父亲，一间土房，几亩荒
田，开始了白手起家的生
活。

这些事我一直不知
道， 直到母亲去世后，才
从我姨口中得知。母亲生
前从没有念及有这样一
段故事，即便是父亲待她
冷淡的日子，她也从没后
悔过，而是全身心地养育
她的儿女，只字不提那一
段花香。 如今我爱栀子，
可能也源于母亲此生的
情感，源于母亲对儿女深
深的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
岁年年人不同。老家满树
满树的栀子依旧开得洁
白， 只是摘花的父亲，卖
花儿的母亲已不再。当年
那个小姑娘也早已远离
家乡，为妻为母、养了一
阳台的花儿。

循着自然的路径
兰庭的兰

修竹不受暑
陈嘉瑞

车轮下的麦香
万小佐

栀子花开
朱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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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春天让人觉得
无论怎样度过都是浪费 ，
灿烂盛大就像一篇辞藻华
美的汉赋。 而夏天，是声音
的季节，雨打、雷响、蛙声、
鸟鸣及蝉唱。 当蝉唱在夏
至日渐响亮， 夏天成了一
首绝句。

夏至， 这是离太阳最
近的时间，在北半球，所有
的植物都已摆脱起跑的过
渡，奋力朝一个方向奔突。
绵长不绝的蝉鸣意在弥补
每日白昼的减削， 将日头
抻长。 带着生命的赞歌走
进了夏天的心脏。

一开始只是不经意间
在夏夜中听到宏大而细小
的声音，若近若远，若来若
去，丝丝不断，像隔水而望
的乐队在演奏。 从第一声
蝉鸣开始， 蝉鸣成了是一
阵袭人的浪。 儿时的快乐
在捉蝉， 在炽热的阳光里
奔跑， 爬上低矮的桑树悄
悄接近正在休憩的蝉 ，这
时候一定要屏息凝神 ，眼
疾手快用拇指和食指捏住
蝉的身体，压住翅膀，立马
有人打开铅笔盒把小东西
关了进去。 整个夏季，我们
都兴高采烈地强迫蝉从枝
头搬家到铅笔盒来， 但是
铅笔盒却从来不会变成音
乐盒， 蝉依旧在河边高高
的树上叫。 夏至，蝉声的中
音和低音更加嘹亮， 保持
着完美无缺的和音， 仿佛
这些声音里蕴藏了整片森
林。 童年，捉得住蝉，却捉
不住蝉声。

直到我忽略了蝉鸣 ，
我的耳朵充斥着工作的抱
怨声，餐厅的吵闹声，综艺
节目无聊的笑声。 或许是
工作的缘故， 更多的时候
蝉鸣和离别联系到了一
起。 夏至也因为毕业季变
得语短情长， 这常常让我
想起绝句的含蓄警拔。 我
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恪
遵宪度》 中的句子：“日北
至 ，日长之至 ，日影短至 ，
故曰夏至。 ”夏至是一年中
白昼最长的日子， 之后便
逐日缩短。 这一天应该是
蝉鸣最盛大的时候了吧！

它们用明朗的节奏 ，
优美的音色组成合唱团在
吟诵。 这绝句既不是杜甫
的“迟日江山丽”也不是李
白的“流光灭远山”。 甚至
不属于唐诗宋诗。 是蝉对
季节的感触， 是它们对仲
夏有共同的情感， 而写成
的一首抒情诗。 诗中自有
其生命情调， 有点近乎自
然诗派的朴质， 又有些旷
达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
当它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
音时， 我觉得它们胸臆之
中， 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
的故事要讲。

蝉鸣本身不就是悲壮
的故事吗？ 法布尔在《昆虫
记》 中详细的描绘了蝉的
一生。 未长成的蝉的地下
生活了多久至今依旧成
谜， 不过在它来到地面以
前， 地下生活所经过的时
间大概是四年。 以后，在阳
光中的歌唱只有五星期 。
因为蝉鸣我珍惜起夏至
来， 白昼最长的这天应该
属于蝉的高光时刻。 我们
应当尊敬欣赏它那喧嚣的
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长
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 ，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唱着
绝句一样平平仄仄平的
韵，以只争朝夕的晚歌，为
人们激情演奏出一曲感天
动地的夏日绝句。

蝉鸣的艺术性让夏至
的天空都洋溢在一种生命
此起彼伏的强烈律动之
中 ，如潮汐 ，如海浪 ，一波
刚息， 一波又起， 激荡澎
湃，前赴后继……

夏至绝句
冉俊雅

如果和自然进行过推心置腹的交流，
你很难不深爱这种感觉：天地静默，万物
奔腾，草木无言，奥义无穷。

我无数次站立在不同地点，抬头仰望
形态各异的参天大树。 在高山，在森林、在
草甸、在公园、在古老建筑旁、在城市行道
上。 它们在春天抽枝发芽，绿意盎然；在夏
天枝繁叶茂，葳蕤蓬勃；在秋天经受风雨
考验，接受生命中某一部分的凋零；在冬
天为保存水分而抖落一身树叶以求存活。

我欣赏大树的伟岸，也感叹树要成长
为一棵大树，绝非易事。

初为树苗，必须具备长高长大的基本
功能。 在没有外物支撑或帮助的情况下，
它必须得进行自我管理，随着树体的长高
长大而不断变化张力和压力，这种自我构
建的能力，远超人类工程师所能成就的一
切业绩。

我看到，树并不都是能长成笔直向上
的。 生长在开放空间的树倾向于向四周舒
展铺张枝丫，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子。 暴
露在山坡、高山草甸中经受狂风暴雨的树
木，则通常枝丫弯曲，模样稀奇古怪。 而生
长在森林里的树大多笔直向上，用努力向
上的生长来争取阳光。

不同的树，有不同的生存法则。 旱季
来临，很多树种会掉落树叶，以减少对水
分的需求量；而一到雨季，它们发达的根
系就会吸收大量的水分， 使叶子再长出
来。 我在南方看到高大的榕树，在地上张
开无数巨大的“爪子”并深深抓向地下，形
成盘根错节的粗壮气根，它们广泛吸收空
气中的水分 ，滋养得自己枝繁叶茂，冠幅
广展。 而有些树则会脱皮，比如桉树、法国
梧桐。 脱皮可以摆脱附生植物对它的缠
绕、施压，从而争取到阳光和温度，它们脱
掉的碎皮散落在树的周围，成为发酵变黑
富含化学物质的垃圾，使其他植物难以生
长， 这为它自己争取了一定的生长空间。
还有很多树最初不过作为林下叶层在低
处缓慢生长，耐心等待高处的树冠露出一
线缝隙，接受一丝阳光或者雨水，忍耐，再
忍耐，漫长而缓慢的生长，成就了它们极
长的寿命和细密坚韧的木质， 比如罗汉
松、银杏、桫椤、鸡爪槭等。 而植物普遍都
有顶端优势，高处有更多阳光、力量，可以
开圆满的花，结体面的果，这是它们不懈
向上生长的内驱力。

这一些不同，似乎已经成为树木各自
生活策略的表征。

我也无数次流连于郊野 、花园 ，目光
长久停留于或热烈绽放、或淡然持守的花
朵之上。 那些花朵盛开时总是美的，哪怕
只是独自绽放在毫不起眼的角落，也各美
其美，活泼一方天地。 但花期一过，或经雨
打风吹，还能保持一份颜色的就不多了。

石榴花能算得那“不多”中的之一。 由
春入夏， 绸缎般火红的石榴花瓣谢过，花
蒂便坦露出来，美丽的六芒星样，如女神
般守护着花蕊，在枝头上孕育果实，即使
跌落下来，也模样精巧可人，丝毫没有颓
败之气。

广玉兰树干高大，树叶纹理清晰呈灰
绿色，终年如积薄薄尘灰。 花朵常盛开于
一二层楼高位置，观赏需仰视。 广玉兰花
盘大气洒脱，色乳白，看上去有蜡质感。 偶
有一瓣从枝头跌落下来，会发出“啪”的一
声响。 拾起来看，凋谢的花瓣已呈原木色，
有漂亮的纹理，形似小舟形木制器皿。

还有玫瑰。 一直开到荼靡，失去最后
一滴水分，也还有型有色。 我见过四十多
度盛夏里的玫瑰，它一边盛开，一边干枯，
有种让人敬重、哀伤、难忘的美。 而金色的
蒲公英、紫色的婆婆纳、地丁，则是毫不起
眼的柔弱小花，虽无高枝，却也在低处自
在开放，姿态清雅，与人亲切又自有价值。

如果心境足够安静，会在自然之中得
到更多常识、知识，还有秘密和趣味。 我曾
在秦巴山区腹地的岚架山上，观察到令人
难忘的两个场景，它们微观，却又让人常
常想起： 一处是一棵高大的槐树枝上，垂
下一根几米长的“丝线”，一只寸余长的步
曲虫把自己挂在这根细丝上，随着夏日微
风扭动柔软的身体，轻柔跳起一种类似源
自美国南部的风情“摇摆舞”，怡然自乐中
毫不觉察处境危险；另一处则是在一片猕
猴桃叶子上。 这片叶子前端已被啃噬得只
剩一根叶筋，十五只褐色和咖啡色寸余长
肥硕的肉虫，整整齐齐退到这片叶子的最
后一小部分，紧紧挤在一起，谁也不再轻
举妄动。


